
“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及其国际政治影响

林利民

［内容提要］本文剖析时下风行于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说，认为“第三次
工业革命”主要依托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以
“3D”打印为代表的快速成型技术等“技术簇群”支持，并使之综合应用于制造业，实现制造业“数
字化”，进而引起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转型。“第三次工业革命”如同历史上前两次工业革命一样，
将引起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迁。如果欧美日等率先掌握并垄断“第三次工业
革命”的“秘诀”，将不可免引起制造业从新兴国家和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回流”西方，给危机中的西
方经济、政治体制注入一剂“强心针”，并有可能重新逆转国际经济、政治力量对比的现有变化趋
势，打断世界历史的“西降东升”进程，进而对中国崛起进程以及中国国家安全产生巨大冲击。
［关键词］“第三次工业革命” 制造业数字化 “3D”打印 国际格局 中国崛起
［作者介绍］林利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现代国际关系》杂志主编，主要研究地
缘政治、国际战略与大国关系以及中国外交与安全等问题。

2012 年 4 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一期
“特别报告”，题为《第三次工业革命》( A third in-
dustrial revolution) ，对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从概
念缘起、内涵、特点、本质到其经济、政治与战略影响
等进行了全面评析。① 随后，欧美不少名刊大报纷
纷跟进。2012 年 12 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和大
西洋理事会分别发表了一份重要分析报告，前者题

为《2030 年全球大趋势: 变化多端的世界》(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 ，后者题为《展望
2030: 美国如何应对后西方世界?》( Envisioning
2030: US Strategy for a Post－Western World) 。这两
份报告均以相当篇幅评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
术前景及其经济、政治与战略影响。例如，大西洋理
事会报告分析说，未来国际格局取决于人类对能源、
淡水和食品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与解决这些需求的

各种技术进展之间的“马尔萨斯竞赛”。到 2030
年，这些不断发展、转换的新技术将具有“商业可行
性”，并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广泛运用。② 如果更简明
扼要地翻译，大西洋理事会报告这段话的意思就是

说大体到 2030 年前后，“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取得
重要进展，用以满足人类对能源、淡水和食品需求的
新技术将初步得到“商业性”应用，并将深刻影响国
际政治力量对比与国际格局。本文拟在阐述“第三
次工业革命”基本涵义及其本质特征的基础上，重
点分析“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与
国际格局以及对中国崛起进程与国家安全的影响。

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与特点
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最先由美国未来

学家杰里米·里夫金 ( Jeremy Rifkin ) 系统提出。
2011 年，里夫金发表《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对所
谓“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发展态势、未来前景
及其战略影响进行了系统评析。他在书中宣称，他
于 2006 年开始与欧洲议会的高级官员共同起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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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依托“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欧洲经济发展计划”。
次年 5 月，欧洲议会发布了一份正式书面声明，宣布
把“第三次工业革命”作为长远经济规划及欧盟发
展路线图。①

2012 年 4 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特别
报告”评析“第三次工业革命”，其中提及，第一次工
业革命始于 18 世纪后半叶的英国，其突出标志是机
器纺织业替代手工纺织，催生“工厂制”替代家庭手
工作坊;“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于“20 世纪初”，其
突出标志是在“福特制”、“流水线生产”基础上的
“大规模生产”。时下正在展开的新科技发展及其
应用则属于“第三次工业革命”范畴。②

究竟何为“第三次工业革命”? 目前国际国内
学界解释颇多。里夫金就“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
涵提出了“五大支柱说”，即( 1) 向可再生能源转型;
( 2) 将建筑物转化为微型发电厂，以便就地搜集可
再生能源; ( 3 ) 在每一栋建筑物及其基础设施中使
用氢和其他存储技术，以存储间歇式能源; ( 4) 利用
互联网技术将每一大洲的电力网转化为能源共享网

络，其工作原理类似于互联网; ( 5) 将运输工具转向
插电式以及燃料电池动力车。③ 显然，在里夫金的
表述中，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内容就是借
助互联网、新存储等技术，开发、搜集、应用可再生能
源，其关键词是“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以及节能、低
碳、“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这反映了人们对“第
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初期认识，其中显然存在很
大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里夫金的
“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是为欧盟经济、政治与社会
发展状态以及其“后现代”发展观念“量身定做”的。
正因为如此，里夫金才远渡重洋，为其“第三次工业
革命说”在欧洲找到了共鸣者与活动天地。
与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相比，英国

《经济学家》杂志在其 2012 年 4 月发表的“特别报
告”及相关文章中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表述更强
调“制造业走向数字化”，而非仅仅是里夫金强调的
低碳、节能、可持续发展和“向可再生能源转型”。
《经济学家》杂志提出，以制造业“数字化”为标志的
“第三次工业革命”表现为大量高新技术“聚合发
酵”和综合应用，包括“更聪明”的软件、“更神奇”

( 重量更轻、强度更高、更加耐用) 的新材料、功能更
强大的机器人、更完美的程序设计与“3D”打印技术
( three－dimensional printing) 、更全面的网络服务，从
而实现生产成本更低、生产周期更短、生产过程更灵
活、产品从设计到生产再到销售的关联更紧密，以及
从“福特制”下的传统“大规模流水线生产”转向更
适应“个性化需求”的“大规模定制”等。④

较之里夫金强调“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及低碳、
节能、可持续发展以及《经济学家》杂志强调制造业
“数字化”等，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及大西洋理事会
发表的相关报告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表述
显然更完整、更科学、更权威，更能代表国际社会、尤
其是代表美国科技界、战略界及其官方对“第三次
工业革命”的认识与解释。例如，大西洋理事会报
告解释说，为了满足世界对能源、水及食品“前所未
有”的巨大需求，各种新技术正在不断开发、转换、
融合并投入“商业化”应用，“正在塑造”未来世界。
这些新技术包括互联网技术、纳米技术、生物工程技
术、新材料及自动化技术以及能源储存技术的突破，
太阳能电池或生物燃料的广泛应用，转基因食品和

“垂直农业”的发展以及水资源再利用和大规模海
水淡化工程等。大西洋理事会报告也像《经济学
家》杂志 2012 年 4 月的“特别报告”一样，尤其强调
“3D”打印技术的最新进展及其在“第三次工业革
命”进程中的标志性地位。⑤

综而论之，时下风行美国及西方国家的“第三
次工业革命浪潮”可概述为五大特点: 一是新能源
革命，亦即里夫金强调的“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寻
求生产过程节能、低碳、高效。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报
告宣称最新研究使用纳米技术和钠、钾等低成本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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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生产出成本低、耐用性高、可充电数十万次的大
功率蓄电池，用以解决太阳能、风能储存问题，促进
太阳能、风能开发，并满足运输工具转向插电式或燃
料动力电池车的技术需求，促使世界加速向“后石
油经济时代”过渡。①

二是新材料革命，制造业广泛采用新型复合材

料和纳米材料。这些新材料的强度、质量、性能均优
于传统材料，而且适用性强，成本低。② 例如“3D”打
印技术就借助纳米技术、激光技术等新技术，使各种
金属、非金属材料“液化、丝化、粉末化”，以使之能
从“3D”打印机喷嘴中高速喷出并按三维设计图快
速“塑化”、成型，满足制造业“增材制造”需求。③

三是新农业革命。这方面首推“垂直农场”和
“垂直农业”，即在消费地附近建立一层层叠加的摩
天大楼式温室，种植各种农作物，以解决及水、旱、虫
灾及高温、酷寒等难题，节省水电资源和劳动力成
本，实现农业高效、高产，并消除农产品传统上须从
产地向消费地长途运输的“麻烦”。美国大西洋理
事会报告特别强调转基因工程的重要性，认为转基

因工程正处在“婴儿时期”，未来必然要大发展、更
成熟、更加普及。④

四是新信息技术革命，主要是设计、生产、销售
等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全面数字化、智能化，互联网成
为设计、生产、贸易、信息以及各种新技术交流的关
键性平台与渠道，同时也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基
础，从而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⑤

五是制造业“数字化”革命，主要是生产、制造
快速成型等。尤其是以“3D”打印机为代表的新型
生产设备，可使产品从设计到生产再到销售的全过

程一体化，简化流程、降低成本，并大大缩短生产周
期和运送距离，使产品由大工业时代的“大规模生
产”转向“大规模定制”，以适应消费者“个性化”需
求，并能在世界各地“就地设计、就地生产、就地销
售”，这可能导致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历时两个多
世纪的“大规模工厂制”逐步被淘汰。⑥

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战略影响

“第三次工业革命”目前已在美欧形成思潮并
广泛展开，未来步伐将不断加快，影响也会不断放

大。里夫金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今后数十年
将迅猛发展，大概在 2050 年达于顶峰，然后在 21 世
纪下半叶保持平稳状态”。⑦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报
告则认为大体到 2030 年前后，“第三次工业革命浪
潮”将显现其巨大影响。⑧

综合来看，“第三次工业革命”进程及其成果正
在、并将继续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及国际经济、政
治与国际关系、国际格局产生重大影响。首先，“第
三次工业革命”将引起新一轮科技大发展、大扩张。
历史表明，在每一轮工业革命进程中，科技进步与经

济发展之间总是存在相互促进、水涨船高的密切正
相关关系。例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进程中，蒸汽机
的发明驱动织布、纺纱技术发展，后者的进步又反推
蒸汽机不断改进，并广泛应用于航运、铁路和大工业
生产，驱动交通运输进步和相关技术的新发展。在
第二次工业革命进程中，电及电报、电话、电器的应
用、内燃机的发明，钢铁冶金业的新发展等，驱动汽
车工业、航空技术、高速舰船的发展以及石油工业的
扩张，引起新一轮交通运输革命及制造业爆炸式增

长，后者又反推前者不断革新，不断向前跃进，直至

原子能的应用、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改进、互联网投
入运营以及航空航天技术与生物工程技术取得突

破、新材料不断涌现等。时下正在展开的新一轮工
业革命在驱动经济大发展的同时，也必然要引起新

一轮科技革命。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2012 年 12 月
发表的报告分析说，2030 年，人类将在“塑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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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与军事以及环境问题的“四大技术领域”
取得突破，一是信息技术将进入“大数据时代”，“网
络和云计算”将在全球普及和广泛应用; 二是新型
制造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突破; 三是“今后 15 －20
年”与重要的资源安全相关的“关键”技术，包括转
基因作物、精准农业、水利灌溉技术、太阳能、基于生
物技术的先进燃料和采用压裂技术增加石油与天然

气产量等将取得突破;四是医药卫生技术的突破。①

其次，在经济领域，“第三次工业革命”及其后
果有可能引起全球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时下方兴未
艾、以“3D”打印为标杆的新兴制造业、或者说所谓
“制造业革命”，由于技术含量提高、成本降低、生产
周期缩短、更适应“个性化”及“高端化”需求，并且
能简化产品设计、生产、销售流程等，有可能使目前
盛行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被“分散化”和“社会
化”生产替代，②非西方国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将迅速丧失，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可以不再因贪图发

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低而搞产品“外包”，在发展中
国家投资办厂，而是将制造业“回迁”本国，就地投
资，就地设计生产，就地销售。③ 目前制造业从一些
新兴国家“回迁”美欧日可能是这一转变的前兆。
与此同时，全球投资、生产布局与经贸流向和物流也
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根据大西洋理事会报告提供
的数据，二战结束以来的 60 多年间，以“不变美元”
计价的世界经济总量增长了 5 倍，同时国际贸易量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增长了 27 倍。④ 这其中，二
战结束后的第一个 30 年，主要是美欧日等西方国家
驱动世界经济、贸易增长并夺得世界经济、贸易增长
的主要份额。然而，在第二个 30 年，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贸易增长的天平向非西方国家
大幅倾斜，低、中端制造业争相落户非西方国家，全
球对原材料的巨量渴求也激活了非西方国家经济，

使非西方国家开始成为世界经济、贸易增长中心和
物流中心。例如，2012 年世界经济产出增量
为 1． 378 万亿美元，其中非西方国家经济产出增量
却达到 1． 7 万亿美元。⑤ 即是说，时下世界经济增
长不但主要依赖非西方国家拉动，非西方国家经济

增长甚至还填补了因西方国家经济负增长而造成的

“亏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综合评估后也认为，

目前非西方国家经济增量和投资增量分别超过全球

同比的 50%和 70%，投资总量则在 40%以上，⑥这
是前所未有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现象。在世界贸易布
局方面，由于原材料主要产自非西方国家，同时由于

愈益增多的非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和销售

市场，非西方国家在全球贸易与物流中的重要性也

相应不断增大。例如，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就成为
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增长中心、贸易中心、物流中心、
船运中心。如果美欧等西方国家率先掌握“第三次
工业革命”的“秘诀”，导致制造业大量“回流”西方，
使得西方成功实现“再工业化”，以及“3D”打印技
术普及、“分散生产，就地销售”与低碳、节能成为经
济、贸易活动主要时尚，则世界经济、贸易增长的天
平有可能重新向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回摆”，西方国
家有可能重新全面垄断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主导权，
重新颠覆时下刚刚稍有利于非西方国家的世界经

济、贸易增长和物流布局。其中，繁荣中的东亚经贸
物流活动有可能是在此过程中倒下的第一张“多米
诺骨牌”。另一个明显影响可能是原材料价格受打
击而走跌，以及世界海运业和造船业大幅萎缩。
第三，“第三次工业革命”及其经济与科技效应

也将引起国际政治关系与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目前方兴未艾的“西降东升”国际大趋势有可能逆
转。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力量“西降东升”的前提条
件是非西方国家经济增速普遍高于西方国家。例
如，1999 年，西方国家 GDP 之和为 24． 8 万亿美元，
占世界 GDP 总量的 5 /6 左右，⑦但此后 10 年，由于
美欧日相继陷入“失去的 10 年”，其经济增长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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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非西方国家长期低 3 －5 个百分点，因而到 2008
年，西方国家 GDP 总量占世界比重降至 3 /5 左右。①

经最近几年金融危机的打击，西方经济贸易占世界

比重又有新的下降，已“低于 60%”②。另一个反映
东西方力量对比的指标是大国经济总量排名。1999
年，世界经济大国前七名是清一色的西方国家，但到

了 2012 年，中国、巴西挤进了前七。如无特别大的
变故，几年后俄罗斯、印度也将挤进前七。③ 然而，
如果美欧日等西方国家率先掌握“第三次工业革
命”的“秘诀”与成果，尤其是通过制造业“回迁”以
及掌握高新科技等方式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完成

“再工业化”，将不可免会牺牲非西方新兴经济体经
济增速，也意味着西方国家重获国际竞争优势，夺回

引起西方与非西方力量对比变化的经济、贸易竞争
主动权，目前方兴未艾的“西降东升”进程将被延
缓、甚至被逆转，这对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对中国
及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极为不利。
第四，在政治领域，如果美欧日等西方国家率先

掌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秘诀”，实现“再工业
化”，恢复其在国际经济、贸易增长和创新领域的垄
断性主导权以及国际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无异于给

目前陷入深刻危机的西方经济政治体制打一剂“强
心针”。冷战后 20 年间，日欧美相继陷入“失去的
十年”，2008 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暴露出西
方经济、政治体制弊端丛生，西方国家内部已出现全
面检讨其经济、政治弊病的思潮和运动。曾以发表
《历史的终结》而一举成名的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
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就直言不讳地宣称“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民主世界出现若干形式的病

状”。④ 美国著名政论家扎卡里亚 ( Fareed Zakaria)
在美国《外交》杂志 2013 年第 1 期发表题为“民主
的新危机: 美国有救吗?”的文章也有一定的代表
性。虽然扎卡里亚从根本上说仍信奉美式民主，例
如他坚持认为“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显然是当下世界
唯一具有灵活性与合法性、能长期存在下去的制
度”，⑤但他在这篇文章中对美国及西方民主制度危
机进行的剖析仍有一定深度，称得上鞭辟入里。⑥

实际上，西方民主制度，包括其自由企业制度和三权

分立制度等，从一开始就非尽善尽美，甚至也不见得

比世界上其他类型的经济政治制度优越，这一点从

莫尔、欧文、傅立叶、圣西门到马克思，再到施彭格
勒、汤因比等人的著述中都有印证，近年福山、弗里
德曼、扎卡里亚等人对西方经济政治制度的批评也
是印证。⑦ 然而，西方国家由于抢先掌握了前两次
工业革命的几乎全部“秘诀”，摘取了前两次工业革
命的几乎全部经济、科技成果，并利用其掌控的“前
沿科技”、工业机器以及“坚船利炮”榨取非西方国
家，因而得以尽情地“包装”西方经济、政治体制，包
括其三权分立制度、自由企业制度等，宣称其具有
“普世性”，是人类最完美的制度，并软硬兼施地诱
迫非西方国家接受。西方国家甚至煞有介事地宣称
因其经济、政治体制优越，它们才得以引领两次工业
革命并掌握其成果而不是相反。就连在西方被视为
“左翼”历史学家的斯塔夫里阿诺斯 ( 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 也认为工业革命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
物”。⑧ 冷战后 20 年，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西
方国家经济、政治发展频频受挫，走向衰颓，其在世
界上强力推广的“民主化浪潮”也全面受挫，以至出
现了福山所称的“民主衰退”，⑨而非西方国家开始
掌握工业与科技革命的“秘诀”，摆脱西方国家的
“工业与科技榨取”，日益走向繁荣发展，这就使得
西方经济、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病难以继续掩饰、不能
不原形毕露。西方国家、至少是部分西方人，已经开
始对其经济政治制度失去政治自信。如果美欧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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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摘取“第三次工业革命”成果，实现制造业回
流、振兴，解决经济长期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及财
政困窘等问题，其积累已久的经济、政治危机就有可
能缓解，其也就可以继续玩以经济、科技成就“包
装”其经济政治制度的政治游戏，继续在世界发展
模式和价值观竞争中趾高气扬。
最后，在国际安全与国际战略方面，“第三次工

业革命”也将产生深刻影响。历史经验表明，任何
新科技都不可免会被应用于军事领域，并对国际安

全及战争与战略问题产生深刻影响、甚至是颠覆性
影响。第一次工业革命导致西方国家率先掌握“坚
船利炮”，取得了对非西方国家的全面军事优势，其
结果是西方经济总量从 18 世纪末开始迅速赶超非
西方，广大非西方国家纷纷沦为西方殖民地、半殖民
地;“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西方率先掌握现代陆海
空军及核武器，其结果是非西方国家更贫穷，世界陷

入两次世界大战、一场冷战。冷战后美国又运用其
率先掌握的各种高性能武器，动辄对非西方国家搞

“人道主义干预”和“先发制人”打击。“第三次工业
革命”也不会例外。更何况“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诸
多技术，如新信息技术、“3D”打印技术、纳米技术、
新材料技术、高空高速飞行技术及大规模海水淡化
技术、转基因技术等均直接涉及军事安全。例如，目
前“3D”打印技术已经可以打印枪械、飞机汽车零部
件以及各种航空航天和军工产品。① 在简化流程、
缩短周期、降低成本的条件下，率先掌握相关技术的
国家可以花更少的钱，在更短的时间内研发更尖端

的军事装备。精确打击、网络战、太空战、生物战、信
息战等有可能使类似二战时期中途岛海战、库尔斯
克坦克大会战、“B－29”机群轰炸德累斯顿等传统的
大规模陆海空军会战，包括大规模装甲集群、航空集
群以及超级舰队等统统过时，这将再次深刻改变战争

的技术层次、样式以及人们的军事战略思维。在“第
三次工业革命”中“掉队”的国家，不但会再次面临发
展滞后的危险，还将再次而临“落后挨打”的危险。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与中国

近年国内战略界以及一些从事经济、科技研究
的学者和科研单位也开始关注风行欧美的“第三次

工业革命浪潮”及其影响，一些重要报刊，如《光明
日报》、《文汇报》、《经济纵横》、《学习与探索》、《环
球时报》等都陆续登载相关信息和研究文章，有影
响的《新华文摘》尤其注意转载这方面的研究成
果。② 目前看，国内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及其
影响的评估存在较大争议。一些从事经济、科技和
未来学研究的“独立学者”特别看重“第三次工业革
命”的影响及其后果，甚至预言中国崛起进程有可
能“被第三次工业革命所终结”; ③一些从事国际战
略研究的学者则倾向于谨慎评估。例如，笔者因工
作关系，从 2012 年下半年起就试图策划以《现代国
际关系》杂志名义举办一次以“第三次工业革命及
其战略影响”为议题的学术研讨会，并为此就商于
国内搞战略研究的相关知名学者，但带普遍性的见

解都相对谨慎，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欧美争议
很大，其究竟是真是假尚“有待观察”。因此之故，
这场研讨会几度筹备又几度流产。目前看，国内对
“第三次工业革命”研究比较折衷、持平的观点以中
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最有代表性。
该课题组分析说: “虽然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
要技术基础正在趋于成熟，但仍未完成产业化，与之

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也远未完备，因此，人

类社会离真正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仍有不小的

距离，但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现端倪，发展趋势也较

为明显。”④

该如何认识、评估时下风行美欧等西方国家的
“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说? 是“信其有”还是“信其
无”? 尤其是，中国该如何应对? 这不仅是个科技
发展问题或说经济学问题，更是个事关中国崛起进

程的大战略问题。鉴于中国有过在前两次工业革命
中封闭、落伍，以至落后挨打，受尽百年屈辱、几乎亡
国灭种的惨痛历史教训，中国对“第三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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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说”的正确立场应该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
无”。国人应该树立这样的认识: 时下美欧等西方
国家兴起的新一轮科技发展浪潮，不论其最终是否

形成所谓集中爆发的大规模“工业革命”，其过程本
身就正在、并将继续对崛起的中国产生巨大的战略
性影响，中国因而应未雨绸缪，尽早做好应对准备。
总的看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对中国的影

响利弊兼有。从弊的方面看，眼下最值得特别关注
的是由“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引起的制造业劳动
成本大幅降低和所谓“就地设计、就地生产、就地销
售”及“大规模定制”等制造业新模式以及制造业
“回流”美欧日等西方国家，有可能削弱中国的竞争
力，使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严重冲击。
西方有分析认为:由于自动化的应用，劳动力成本在

制造业成本中仅占很小份额，并且这一比重仍在下

降，目前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电子产品中的劳动力
成本仅占百分之几”; 中国等国“迫于竞争、增强的
生产技能和工人活动家的压力”，工资水平“过去 5
年”大幅上涨，如中国深圳工人工资“上涨了 50%”，
而发达国家工人工资“基本维持不变”; 发达国家
“准入门槛不断降低，创业精神日益高涨，创新速度
日趋加快”。因此之故，“制造业的摆锤会回到最灵
活的发达国家”，中国等国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加之
技术滞后、“房租和电费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将
越来越失去竞争力。①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 (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进而评估认为，受“第三次
工业革命浪潮”影响，到 2020 年，美国目前从中国进
口的“运输、计算机、冶金、机械制造”等产品的大约
10% －30%可以在美国内生产，美国年产出将因此
而年增 200 亿－550 亿美元。②

从更宏大、长远的战略视角观察，“第三次工业
革命”对中国经济、政治与战略安全的冲击还有三
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美欧日等西方国家通过振兴
制造业实现“再工业化”及恢复经济增长将冲击中
国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西方国家的速度与进程，
延缓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向世界“老大”冲刺的时间
表，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间表

有可能后延，甚至可能后延到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所预测的时间表之后，③即是说，中国崛起进程将由

此而被延期甚至被打断; 二是美国及西方恢复经济

增长及其经济、政治实力“还阳”意味着“西强东
弱”、由美国及西方操纵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和主
导国际体系的局面难以很快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

仍将难以摆脱在国际体系、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以
及发展模式竞争和价值观方面所不得不面对的、来
自美国及西方的巨大压力;三是在科技发展、尤其是
军事技术方面，率先掌握“第三次工业革命”“秘诀”
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有可能继续拉大与中国的差距。
尽管如此，时下正在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浪潮”对中国也包含很大的战略机遇，关键看中国
能否抓住机遇，妥善应对。其一，中国科技发展水平
有相当基础，某些高技术领域并不输于西方，北京、
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已基本完成工业化，具备主动
参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竞争的必要条件，在与西方
进行“第三次工业革命”竞争时未必就输于西方。
例如，“3D”打印技术在中国就有一定基础，中国企
业生产的便携式桌面“3D”打印机已经具备国际竞
争力，并成功进入欧美市场。④ 在太阳能、风能开发
利用及投资方面，中国已走在世界前列。其二，“第
三次工业革命”虽然有可能引起制造业“回流”美欧
日，但有一个过程，低、中端制造业尤其难以很快
“回流”美欧日。如中国加紧扩大内需、加快中西部
开发并进行技术升级换代、产品转型、转变增长模
式，有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其三，中国有“接轨”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在需求。2012 年中国经济
总量达到 8 万多亿美元，人均 GDP 虽增至 6000 美
元，仍只及美国的 1 /8。然而，中国在 2012 年却生
产、消耗了 36． 2 亿吨标准煤，这其中包括自产原油
2． 07 亿吨、进口原油 2． 71 亿吨、自产原煤 36． 5 亿

( 转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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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安德森著，萧潇译: 《创客: 新工业革命》，中信出
版社，2012 年 12 月，第 252－254。

The Economist，“Special Report，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
tion”，The Economist，April 21st，2012，p． 11．
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将在 2020 左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

一大经济体，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报告并不认同中国经济总量超
美时间表的“2020 年说”，而是明确判断中国“超美”时间表应是
“2030 年以前的几年内”。参见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pp． 98，103，http: / /www． dni． gov /nic /
globaltrends． ( 上网时间: 2013 年 1 月 15 日)
王宏忠、李杨帆、张曼茵:“中国 3D打印产业的现状及发展

思路”，《新华文摘》，2013 年，第 7 期，第 30 页。



的反对派抵制了选举，这将导致他们在议会中的代

表性更差。巴勒斯坦人问题将成为威胁约旦王室统
治的不稳定因素。
最后，外部支持的不确定性。美国对海湾君主

制国家石油的依赖及其利用后者抗衡伊朗，是海湾

君主制持续的重要外部因素。然而，在埃及剧变中，
美国选择站在示威群众一边，放弃它在中东的战略

支柱———穆巴拉克政权，说明其对海湾君主制国家
的支持并非全天候和无条件的。在海湾国家发生群
体性动乱、双方共同的敌手———伊朗局势生变等情
况下，美国很有可能放弃对海湾王室的支持。更重
要的是，随着美国逐步由石油进口大国转变为石油

出口国，其对海湾石油的依赖将大幅降低，这不仅会

导致海湾君主制国家战略地位下降，还将从根本上

动摇双方建立在“石油换安全”基础上的盟友关系。
沙特和海合会虽欲补充甚至取代美国对阿拉伯君主

制国家的支持，但力不从心。沙特可能陷入自身难

保的境地，海合会内部也可能分化。

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在阿拉伯剧变浪潮中或安然

无恙，或涉险过关，显示了较强的政治稳定性，说明

君主制在阿拉伯世界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环境下，仍具有生命力，阿拉伯君主制仍将在较长时

期内存在。不过，阿拉伯王室虽然还拥有相当程度
的政治合法性，但这种合法性不可能万世永存，它将

受到现代化带来的巨大挑战。君主制国家的政治、
经济和民生问题，巴林、约旦等国存在的教派和族际
矛盾，都威胁着阿拉伯君主制的稳定。因此，阿拉伯
王室必须根据新的社会现实，通过改革将现代性因

素融入古老的统治方式中，以适应经济、社会变迁，
逐步放弃绝对君主制，向君主立宪过渡。这或许是
阿拉伯君主制国家政治改革的必然趋势。○

( 责任编辑:黄丽梅)

( 接第 16 页) 吨、进口原煤 2． 89 亿吨，以及生产、消
耗 5 万亿度电、22 亿吨水泥，近 10 亿吨钢材及为生
产钢铁进口 7． 44 亿吨铁矿砂等。① 照此消耗，等于
说如果中国人均 GDP 要达到美国的标准，就意味着
在 2012 年基础上再增加 8 倍的资源能源消耗，这是
不可能达到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同时，中国还面临
人口“未富先老”以及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长期
压力。凡此种种，都要求中国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另
辟蹊径。“第三次工业革命”所倡导的低碳、高效、
节能以及自动化、数字化等新型增长模式恰好有助
于“倒逼”中国加速转变增长模式，实现经济转型、
争取可持续发展。
为迎接方兴未艾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抓

住机遇，战胜挑战，中国首先要谨记在前两次工业革

命浪潮中因掉队而“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在理念
上“下先手棋”，要有主动参与、甚至积极推动“第三
次工业革命”的进取意识。其次要瞄准前沿科技，
在高新科技研发与人才培养上舍得投入，争取在高

新科技发展方面实现“弯道超车”。② 三是在经济增
长模式上要提前布局，接受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在

“去工业化”之后又不得不搞“再工业化”的教训，谨

防经济中“去实业化”之风蔓延，在推进产业向“数
字化”、“高端化”进军的同时，不盲目放弃“低端”与
“中端”，而是低、中、高端并举，合理搭配，以适应中
国人口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多种经济状态并存的复
杂局面。最后，在军事安全领域，中国尤其要多关注
最新前沿军事科技进展，要有“超越”式拓展的勇气
与思维，力避拉大与美欧日的军事技术差距、进而争
取在军事科技方面“弯道超车”。在“第三次工业革
命”条件下，尤其要跳出“总体战”时代流行的大规
模坦克战或大规模舰队决战等过时战略思维，军备

建设要注重灵巧、高效、高科技构成和快速反应，而
不是简单地继续在规模、集群上做文章，即要放弃传
统的“重、大、多”原则。对于投巨资发展以传统“总
体战”为指向的传统大海军、大坦克集群或大批量
搞战略上已经过时的航母等类军品则要慎之又慎，

要看准了再行动，以防落入西方战略界布下的战略

“陷阱”。○ ( 责任编辑:吴兴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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